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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台
灣
選
舉
史
上
第
三
次
的
政
黨
輪
替
，
國
民
黨
遭
遇
史

無
前
例
的
大
敗
，
民
進
黨
狂
勝
，
行
政
立
法
全
面
執
政
，

傳
媒
形
容
台
灣
藍
天
變
綠
地
。
外
界
一
早
預
測
蔡
英
文

贏
，
還
以
為
國
民
黨
人
會
受
刺
激
團
結
起
來
絕
地
反
擊
，

製
造
奇
蹟
，
原
來
沒
有
奇
蹟
。
因
為
黨
已
失
去
了
凝
聚

力
。
坦
白
講
，
國
民
黨
的
選
舉
策
略
太
差
，
一
開
始
已
群
龍

無
首
，
前
期
對
洪
秀
柱
不
支
援
，
後
期
還﹁
換
柱﹂
，
再
來

選
舉
期
間
不
是
盡
量
將
成
績
晒
出
來
，
給
人
信
心
，
而
是
不

停
認
做
得
不
好
，
難
道
沒
做
過
德
政
嗎
？
不
是
馬
英
九
搞
好

兩
岸
關
係
，
台
經
濟
更
慘
。
為
何
甘
願
趴
低
任
人
踐
踏
到
沒

力
反
抗
？
正
所
謂
輸
人
不
輸
陣
，
自
己
都
不
撐
自
己
，
如
此

哀
兵
哪
有
贏
之
理
。

國
民
黨
主
席
朱
立
倫
提
出
國
民
黨
會
在
谷
底
紥
根
、
浴
火
重

生
，
爭
取
四
年
後
再
度
執
政
，
副
主
席
郝
龍
斌
參
選﹁
立
委﹂

也
輸
了
，
他
提
出
黨
要
反
省
了
解
民
意
的
方
式
是
否
有
鴻
溝
，

要
重
新
紥
根
基
層
，
要
從
地
方
培
養
人
才
，
才
能
東
山
再
起
。

有
人
為
國
民
黨
把
脈
，
認
為
國
民
黨
在
整
個
體
制
、
思
維

和
人
才
老
化
，
改
革
泛
藍
要
六
七
十
歲
的
大
佬
們
懂
得
從
幕

前
退
到
幕
後
，
學
會
引
入
外
部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尚
有
認
同
的
年
輕

人
才
，
外
部
的
年
輕
人
會
給
泛
藍
內
部
帶
來
衝
擊
與
改
變
。
必
須
學
會

使
用
網
路
與
年
輕
人
的
語
言
，
因
沒
有
新
世
代
能
接
受
的
語
言
與
包
裝
，

自
然
會
失
去
年
輕
人
的
支
持
。
說
到
底
是
國
民
黨
大
佬
太
多
，
卻
沒
有
一

人
願
意
像
蔡
英
文
一
樣
拚
命
，
有
的
是
內
訌
。
國
民
黨
是
輸
畀
自
己
。

蔡
英
文
的
毅
力
和
謀
略
令
她
贏
了
一
半
，
另
一
半
是
對
手
奉
送
了
好

時
機
，
贏
得
風
光
，
自
然
霸
氣
十
足
。
聽
她
當
選
後
的
言
論
：﹁
台
灣

等
於
民
主
，
民
主
等
於
台
灣
；
蔡
英
文
堅
強
，
台
灣
才
堅
強
。﹂
台
上

剛
下
令
黨
員
要
謙
卑
，
自
己
卻
自
大
。
蔡
英
文
不
斷
強
調
台
灣
是
一
個

國
家
，
事
實
上
讓
台
灣
出
生
的
新
一
代
對
中
國
有
歸
宿
感
本
來
就
很
難

了
，
蔡
英
文
的
思
維
只
會
將
台
灣
同
胞
引
領
到
離
祖
國
更
遠
，
大
陸
的

領
導
人
實
在
難
以
對
她
有
期
望
。

蔡
英
文
稱
保
證
兩
岸
關
係
維
持
現
狀
，
當
然
啦
，
維
持
現
狀
台
灣
是

最
大
的
得
益
者
。
但
別
忘
了
目
前
兩
岸
交
流
的
良
好
現
狀
是
馬
英
九
執

政
期
間
建
立
了
互
信
，
才
有
的
效
果
。
如
今
由
主
張﹁
台
獨﹂
的
人
執

政
，
誰
敢
保
證
不
會
改
變
？
民
進
黨
總
不
能
認
為
他
們
可
以
既
享
用
內

地
對
台
政
策
帶
給
他
們
利
益
，
又
可
以
做
搞﹁
台
獨﹂
鼓
吹
反
大
陸
的

行
為
吧
？
相
信
大
陸
領
導
人
處
事
也
不
會
如
此
笨
。

選
民
有
機
會
四
年
投
一
次
票
，
台
灣
人
似
乎
開
始
不
太
緊
張
誰
勝
誰

負
，
看
了
台
灣
一
些
專
欄
作
家
寫
的
文
章
，
有
些
很
有
意
思
。
有
人
就

寫
道
：﹁
國
民
黨
潰
敗
，
禿
鷹
、
土
狼
都
要
出
來
分
食
國
民
黨
這
塊
肉
。

民
進
黨
與﹃
時
代
力
量﹄
大
綠
、
小
綠
一
團
混
戰
，
所
謂
的﹃
多
元
、
包

容﹄
全
都
是
謊
言
，
臥
榻
之
側
豈
容
他
人
鼾
睡
，
才
是
權
力
競
逐
的
本

質
。
爾
虞
我
詐
，
各
有
算
計
，
這
就
是
台
灣
民
主
的
當
前
真
相
。﹂

正
當
外
人
羨
慕
台
灣
人
可
以
有
票
選
舉
時
，
有
台
灣
人
就
寧
願
郊
遊

不
去
投
票
，
在
文
章
寫
道
：﹁
在﹃
官
位
走
馬
燈﹄
醜
態
的
新
權
位
爭
逐

中
，
誰
在
乎
未
來
經
濟
的
嚴
峻
挑
戰
？
誰
能
給
年
輕
人
具
體
的
未
來
？

誰
能
解
決
千
瘡
百
孔
的
台
灣
現
狀
？
我
們
只
看
到
和
過
去
的
兩
次
政
黨

輪
替
一
樣
，
舊
帝
國
崩
解
，
新
豪
強
亂
爭
，
然
後
，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再

循
環
！
前
途
不
會
改
變
、
公
義
不
會
伸
張
、
體
制
不
會
健
全
，
每
四
年

就
是
喧
喧
鬧
鬧
一
次
，
罵
完
一
批
人
，
再
換
一
批
人
…
…
這
就
是
台
灣

﹃
菜
市
場
民
主
體
制﹄
下
無
可
奈
何
的
宿
命
，
一
月
十
六
日
不
差
我
這

一
票
，
大
夥
兒
郊
遊
踏
青
。﹂

馬
英
九
上
台
要
收
拾
陳
水
扁
的
爛
攤
子
，
如
今
蔡
英
文
上
台
又
說
要

收
拾
馬
英
九
的
殘
局
，
出
現
一
個
政
黨
推
翻
另
一
政
黨
，
必
然
不
會
是

國
泰
民
安
的
盛
世
局
面
，
那
就
看
看
蔡
英
文
又
如
何
有
本
事
解
決
台
灣

社
會
的
難
題
。
書
生
論
政
，
講
容
易
難
實
行
；
做
反
對
黨
易
，
做
當
家

難
，
四
年
後
又
是
另
一
場
惡
鬥
登
場
。

哀兵哪有贏之理

剛
聽
了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逸
夫
書
院
芳
艷
芬
藝
術
傳
承
計

劃
舉
辦
的
講
座
，
這
回
以
粵
樂
大
師
王
粵
生
先
生
的
藝
術

生
命
為
主
題
，
副
題
是﹁
從
與
芳
艷
芬
合
作
談
起﹂
，
講

者
是
王
大
師
及
門
高
弟
盧
偉
國
博
士
與
王
勝
焜
先
生
。
盧

博
士
是
現
任
立
法
會
工
程
界
功
能
組
別
的
代
表
，
看
來
盧

議
員
除
了
代
表
工
程
界
之
外
，
還
應
更
多
為
粵
劇
界
發
聲
。
王

先
生
則
是
著
名
粵
曲
唱
家
與
導
師
。
盧
議
員
的
開
場
白
有
提
及

近
日
立
法
會
審
議
版
權
法
案
的
爭
議
與
拖
延
，
帶
出
許
多
藝
術

家
、
創
作
人
的
傑
作
被
忽
視
，
還
有
當
然
是
王
粵
生
先
生
的
藝

術
成
績
未
有
得
到
足
夠
的
重
視
。

筆
者
少
年
時
就
將
王
大
師
作
曲
的
︽
銀
塘
吐
艷
︾
唱
得
爛

熟
，
但
是
當
時
只
知
道
這
歌
的
另
一
個
名
︽
荷
花
香
︾
。
這
曲

原
來
是
唐
滌
生
填
詞
、
芳
艷
芬
首
唱
。
頻
年
以
來
，
這
首
名
曲

不
斷
被
人
翻
唱
，
灌
錄
唱
片
，
或
搬
上
舞
台
後
製
成
影
音
產

品
，
但
是
許
多
時
都
沒
有
提
及
作
曲
、
作
詞
與
原
唱
人
的
姓

名
。
可
能
是
翻
唱
者
不
知
，
也
可
能
是
不
重
視
吧
。
希
望
進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
香
港
社
會
有
更
完
善
的
版
權
法
，
有
更
尊
重
文

藝
原
創
者
心
血
的
風
氣
。

曾
在
本
欄
寫
過
一
篇
︽
主
角
詞
家
換
唱
家
︾
，
指
出
一
首
演

唱
歌
曲
包
含
起
碼
三
大
元
素
，
即
音
樂
、
唱
詞
與
演
唱
。
古
代

沒
有
錄
音
，
樂
譜
是
什
麼
旋
律
，
演
奏
、
演
唱
是
什
麼
水
平
都

只
能
靠
文
字
紀
錄
，
於
是
只
有
作
詞
人
可
以
留
名
。
如
宋
代
有
井
水
處
即

有
人
歌
柳
永
詞
，
作
曲
家
和
演
唱
家
都
沒
有
留
名
後
世
。
又
如
唐
代
大
詩

人
李
白
的
三
首
︽
清
平
調
︾
，
唐
明
皇
一
讀
就
很
喜
歡
，
自
行
吹
笛
、
李

龜
年
演
唱
。
有
這
樣
的
文
壇
掌
故
，
才
令
唱
家
留
名
。
到
了
現
代
，
絕
大

部
分
名
曲
仍
是
歸
到
唱
家
的
名
下
為
主
。

兩
位
講
者
都
提
到
芳
艷
芬
、
唐
滌
生
、
王
粵
生
的
團
隊
組
合
，
與
芳
艷

芬
、
唐
滌
生
的
名
氣
相
比
，
王
粵
生
真
是﹁
沒
世
而
名
不
相
稱﹂
了
。
要

傳
承
王
粵
生
的
藝
術
，
王
門
弟
子
要
加
把
勁
呀
！
王
大
師
除
了
能
作
曲
、

演
奏
外
，
還
會
填
詞
。
芳
艷
芬
的
名
曲
︽
檳
城
艷
︾
和
︽
懷
舊
︾
都
是
王

大
師
包
辦
詞
與
曲
。
盧
議
員
特
別
指
出
，
王
大
師
將
芳
艷
芬
的
藝
名
都
放

進
曲
詞
中
！
︽
檳
城
艷
︾
有﹁
芬
芳
吐
，
花
與
樹
香
美
艷
如
畫﹂
之
句
，

這
個
似
乎
參
考
過
唐
滌
生
填
︽
銀
塘
吐
艷
︾
的﹁
怎
禁
她
芬
芳
吐
艷
滿
銀

塘﹂
。
多
謝
現
代
科
技
發
達
，
盧
王
兩
位
分
別
以
色
士
風
和
小
提
琴
與
已

故
老
師
合
奏
，
別
開
生
面
也
！

到
了
發
問
時
間
，
少
不
得
芳
艷
芬
傳
承
計
劃
的
負
責
人
陳
志
輝
教
授
介

紹
一
下
這
次
講
座
的
緣
起
。
事
緣
王
大
師
自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起
，
曾
在

中
文
大
學
教
授
粵
曲
演
唱
十
餘
年
至
離
世
為
止
。
志
輝
公
笑
說
，
每
次
與

王
門
弟
子
談
及
大
師
，
人
人
都﹁
感
激
涕
零﹂
，
加
上
王
大
師
與
芳
姐

︵
行
內
對
芳
艷
芬
大
師
的
敬
稱
︶
合
作
有
年
，
這
次
選
題
也
就
順
理
成
章

了
。
筆
者
對
通
篇
︽
千
字
文
︾
最
喜
歡﹁
存
以
甘
棠
，
去
而
益
詠﹂
，
那

是
周
人
懷
念
召
公
德
政
。﹁
去
而
益
詠﹂
四
字
，
送
給
王
大
師
也
很
合

適
。席

間
，
有
觀
眾
責
成
志
輝
公
這
傳
承
計
劃
要
多
造
出﹁
製
成
品﹂

︵deliverables

︶
，
類
似
的
講
座
很
易
辦
云
云
。
志
輝
公
回
應
說
，
辦
一

個
講
座
也
絕
不
簡
單
。
實
情
也
是
如
此
，
研
究
芳
腔
的
名
家
沈
秉
和
先
生

還
專
程
由
澳
門
過
來
參
加
呢
！
因
為
來
去
匆
匆
，
沒
有
跟
志
輝
公
打
個
招

呼
，
遂
草
本
文
記
此
盛
會
。

去而益詠王粵生

四
百
年
前
的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
莎
士
比
亞
在
其
五
十
二
歲
生
日
這
一

天
不
幸
去
世
。
今
年
的
一
月
一
日
即
二
零
一
六
年
元
旦
這
一
天
，
英
國

皇
家
造
幣
廠
先
聲
奪
人
，
鄭
重
宣
佈
莎
士
比
亞
將
出
現
在
今
年
發
行
的

硬
幣
上
，﹁
這
些
硬
幣
的
圖
案
分
別
為
一
個
骷
髏
頭
、
一
頂
小
丑
帽
、

一
頂
王
冠
和
一
把
匕
首
，
以
紀
念
他
的
悲
劇
、
喜
劇
和
歷
史
劇
。﹂
法

新
社
倫
敦
一
月
一
日
還
報
道
說
，﹁
這
些
硬
幣
得
到
了
︽
泰
晤
士
報
︾
的
支

持
。
該
報
發
表
社
論
說
：﹃
賦
予
歷
史
貨
幣
價
值
是
一
種
富
有
創
意
的
持
久
方

式
，
提
醒
我
們
不
要
忘
記
那
些
歷
史
遺
產
。﹄﹂

不
僅
如
此
，
小
狸
饒
有
興
味
地
注
意
到
，
英
國
首
相
卡
梅
倫
最
近
也
發
表
了

一
篇﹁
國
情
咨
文﹂
，
鄭
重
紀
念﹁
英
國
戲
劇
大
師
莎
士
比
亞
去
世
四
百
周

年﹂
，
他
說
：﹁
我
們
懷
念
他
的
偉
大
作
品
，
也
向
他
永
存
於
世
的
影
響
力
致

敬
。
正
如
名
劇
︽
凱
撒
大
帝
︾
中
的
台
詞
，﹃
他
像
一
位
巨
人
，
跨
越
了
這
狹

隘
的
世
界﹄
。﹂
卡
梅
倫
還
說
，﹁
二
零
一
六
年
，
英
國
邀
你
一
起
了
解
莎
翁

生
平
，
欣
賞
莎
翁
名
作
。
一
月
，
我
們
在
全
球
推
出﹃
永
恆
的
莎
士
比
亞﹄
紀

念
活
動
，
紀
念
他
的
不
朽
魅
力
，
並
將
其
作
品
作
為
教
材
，
在
全
球
推
廣
文
學

鑒
賞
活
動
。
其
中
包
括
皇
家
莎
士
比
亞
劇
團
將
來
華
演
出
…
…﹂

小
狸
認
為
，
即
將
來
華
演
出
的﹁
莎
士
比
亞﹂
一
定
會
受
到
中
國
人
的
熱
烈

歡
迎
與
傾
心
激
賞
。
因
為
莎
翁
之
於
中
國
，
也
正
如
卡
梅
倫
所
說
，﹁
莎
翁
的

作
品
被
翻
譯
成
一
百
多
種
語
言
，
被
全
世
界
一
半
的
學
生
誦
讀
，
其
傳
播
之

廣
，
前
所
未
有
。﹂

確
實
是
前
所
未
有
。
早
在
一
八
三
九
年
，
林
則
徐
命
人
將
英
國
人
慕
瑞
所
著
的
︽
世

界
地
理
大
全
︾
編
譯
成
︽
四
洲
志
︾
時
，
在
其
談
到
英
國
文
學
部
分
即
曾
提
到
過﹁
沙

士
比
阿﹂
即
莎
士
比
亞
的
名
字
；
一
八
九
四
年
，
嚴
復
在
其
所
譯
︽
天
演
論
︾
的﹁
進

微﹂
篇
裡
也
曾
提
到
這
位
英
國
戲
劇
詩
人
；
一
九
一
一
年
辛
亥
革
命
之
後
，
莎
劇
正
式

登
上
了
中
國
早
期
話
劇
即﹁
文
明
戲﹂
的
舞
台
…
…

往
事
悠
悠
，
莎
翁
永
在
。
小
狸
不
能
在
此
一
一
歷
數
了
，
最
後
小
狸
還
要
在
此
說
一

件
記
憶
猶
新
的
事
，
那
就
是
英
國
人
真
的
視
莎
翁
為
國
寶
。
君
還
記
得
去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習
大
大
攜
彭
麻
麻
訪
英
時
，
英
國
女
王
伊
麗
莎
白
二
世
和
其
丈
夫
菲
利
普
親
王
送
給

他
們
的﹁
國
禮﹂
是
什
麼
嗎
？

對
，
除
女
王
夫
婦
的
照
片

︱﹁
這
是
她
一
貫
贈
送
給
國
家
領
導
人
的
禮
物﹂
之

外
，
尚
有﹁
皇
家
燭
台﹂
以
及
莎
士
比
亞
詩
集
一
套
。
據
悉
，
贈
送
詩
集
的
緣
由
是
女

王
知
道
習
近
平
喜
愛
閱
讀
莎
士
比
亞
。
這
份
特
殊
的
禮
物
被
裝
在
一
個
皮
質
鍍
金
的
盒

子
裡
，
是
由
溫
莎
城
堡
裝
訂
工
特
製
的
。

據
新
華
社
當
時
報
道
，
習
近
平
主
席
在
答
謝
詞
中
還
曾
特
意
引
用
莎
士
比
亞
的
話

說
：﹁
凡
事
過
去
，
皆
為
序
章
。﹂

偉
大
的
莎
翁
已
經
過
去
了
四
百
年
，
但
他
永
遠
是
人
類
文
明
史
上
一
篇
永
恆
的
序

章
。
你
好
，
莎
士
比
亞
。

你好﹐莎士比亞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一
九
五
九
年
我
第
一
次
訪
問
重

慶
，
還
可
以
看
到
長
江
上
縴
夫
的
人

力
縴
拉
貨
船
和
叫
喊
的
情
景
。

事
隔
五
十
六
年
，
今
天
長
江
上
游

縴
夫
的
叫
喊
已
成
絕
唱
。

當
然
，
經
過
十
年
的
整
治
長
江
，
炸
毁

了
許
多
險
灘
和
暗
礁
。
但
更
多
的
是
機
動

船
隻
代
替
了
木
船
，
船
工
的
勞
動
強
度
大

大
減
少
。
終
於
使
這
種
屬
於
川
江
特
色
的

縴
夫
，
最
後
退
出
了
勞
動
舞
台
。

中
國
過
去
科
技
落
後
，
許
多
生
產
和
服

務
性
行
業
都
要
靠
人
手
，
縴
夫
便
是
這
種

重
勞
動
的
典
型
。
如
果
不
是
身
體
強
壯
，

甚
且
孔
武
有
力
，
絕
對
難
以
進
入
縴
夫
這

個
行
業
。

縴
夫
們
幾
乎
是
全
祼
體
地
在
牽
着
一
條

粗
大
的
繩
子
，
花
力
氣
地
進
行
勞
動
。
口
中
一
直
呼

叫
着
：﹁
嘿
喲
！
嘿
喲
！﹂
或
者
叫
着
口
號
：﹁
穿

惡
浪
喲
，
闖
險
灘
喲
，
齊
心
把
船
拉
喲
！﹂
不
過
，

口
號
也
許
是
後
人
創
作
的
，
真
正
的
縴
夫
不
會
這
樣

文
縐
縐
地
叫
出
詩
一
般
的
口
號
。

中
國
人
是
一
個
勤
勞
的
民
族
，
自
古
以
來
，
就
是

靠
這
種
縴
夫
精
神
延
續
着
民
族
的
優
良
傳
統
，
創
造

了
許
許
多
多
的
物
質
文
明
，
成
就
了
今
天
一
個
強
大

的
中
國
。

縴
夫
也
不
光
是
只
靠
力
氣
。
牽
頭
縴
的
，
還
得
懂

得
看
水
路
，
防
川
中
暗
礁
。
帶
頭
人
十
分
重
要
，
他

的
叫
聲
就
是
指
揮
，
協
調
眾
多
縴
夫
用
勁
一
處
使

力
。
有
時
會
像
歌
唱
一
樣
叫
着
：﹁
過
險
灘
了
喲
！

號
子
嘛
吼
起
來
喲
，
嘿
喲
！
嘿
喲
！﹂

﹁
川
江
號
子﹂
終
於
成
為
國
家
非
物
質
遺
產
。
張

藝
謀
等
電
影
導
演
曾
創
作
了
︽
印
象
武
隆
︾
等
劇

本
。
武
隆
是
重
慶
下
游
鄰
近
長
江
的
一
個
縣
，
大
概

長
江
許
多
險
灘
都
集
中
在
那
裡
。

我
也
曾
經
乘
船
沿
長
江
逆
流
而
上
，
經
過
屢
經
爭

議
的
長
江
三
峽
工
程
地
區
。
三
峽
工
程
曾
經
在
全
國

人
大
會
議
中
爭
論
十
分
劇
烈
。
我
當
時
是
人
大
代

表
，
參
加
了
這
一
場
討
論
，
但
我
不
是
水
利
專
家
，

沒
有
發
言
的
份
兒
。
但
這
一
場
辯
論
，
並
以
全
國
人

大
歷
史
上
最
多
反
對
票
通
過
的
議
案
，
卻
在
我
參
政

歷
史
上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川江縴夫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孩
子
長
大
都
希
望
他
們
擁
有
一
個
溫
馨
回
味
的
婚
禮
。
先
說
回
禮
小
禮

物
，
我
所
見
到
最
別
出
心
裁
的
是
基
金
教
父
雷
賢
達
先
生
娶
新
抱
，
用
上
花

園
大
樹
的
樹
枝
，
全
家
總
動
員
分
成
小
木
塊
，
刻
上
來
賓
的
名
字
，
我
欣
賞

這
醉
人
的
過
程
。
兒
子
和
媳
婦
的
回
禮
也
是
別
致
有
心
的
，
婚
宴
選
用
了

﹁
公
平
貿
易﹂
的
產
品
，
朱
古
力
、
茶
包
等
，
我
們
的
客
廳
頓
然
化
身
成
愛

心
工
場
，
分
工
合
作
的
包
裝
，
再
貼
上
新
人
的C

D

標
誌
，
簡
約
實
用
，
更
可
幫

助
到
貧
困
國
家
的
工
人
獲
得
合
理
酬
勞
，
我
看
在
眼
裡
甜
在
心
頭
。

一
對
新
人
沒
有
聘
用
婚
禮
統
籌
師
，
事
無
大
小
全
面
包
辦
，
親
力
親
為
，
兄
弟

姊
妹
團
隊
非
常
合
拍
落
力
，
是
他
們
的
福
氣
。
我
最
擔
心
大
婚
當
天
由
清
晨
五
時

開
始
至
當
晚
深
夜
，
各
人
會
體
力
透
支
，
但
見
他
們
整
天
有
條
不
紊
，
精
神
煥

發
，
青
春
無
敵
！
他
們
比
我
們
更
傳
統
，
堅
持
跪
下
敬
茶
和
零
距
離
逐
圍
敬
酒
，

一
對
新
人
的
品
格
都
非
常
高
分
。

丈
夫
說
兒
子
大
婚
比
自
己
三
十
二
年
前
結
婚
更
緊
張
。
由
於
座
位
有
限
，
年
半

前
已
擬
定
賓
客
名
單
，
務
求
每
一
圍
都
有
共
同
話
題
，
人
人happy

。
當
晚
我
們

感
激
很
多
重
要
人
物
光
臨
，
見
證
我
家
這
重
大
時
刻
，
感
謝
首
任
特
首
董
建
華
伉

儷
、
高
永
文
局
長
完
成
︽
仁
濟
星
輝
慈
善
夜
︾
亮
燈
儀
式
趕
至
、
入
境
處
陳
國
基

處
長
、
兩
代
廣
播
處
處
長
張
敏
儀
大
姐
、
朱
培
慶
等
香
港
電
台
同
事
、
懲
教
署
彭
詢
元
前
署

長
、
私
隱
專
員
黃
繼
兒
、
張
德
富
伉
儷
、
雷
兆
輝
醫
生
、
名
廚
食
家
、
跑
馬
專
家
張
基
、
黃

龍
德
會
計
師
、
高
爾
夫
球
名
教
練
廖
炳
光
、
聖
保
羅
男
校
老
同
學
，
還
有
圈
中
好
友A

lan
T
am

、
學
友
、
小
鳳
姐
、
阿
姐
汪
明
荃
、
克
勤
、Eason

、
叻
哥
伉
儷
、
鄭
國
江
老
師
、
何

定
鈞
、
張
國
忠
、
吳
雨
、
何
麗
全
、Sunny

、D
uncan

、Lisa

，
還
有
來
自
十
個
不
同
他
方

的
親
友
遠
道
而
來
，
最
難
得
是
我
們
的
摯
親
家
人
全
部
坐
在
最
後
方
，
他
們
都
體
諒
：﹁
自

己
人
無
問
題
。﹂

婚
禮
程
序
簡
約
，
友
情
邀
請N

o.1

司
儀
李
志
剛
、
運
動
界M

C

紅
人
楊
曉
嘉
小Bon

。
午

間
證
婚
儀
式
由
梁
永
鏗
律
師
主
禮
，
兩
歲
半
柳
氏
龍
鳳
孖
寶
負
責
花
仔
花
女
。
兒
子
唱
︽
有

了
你
︾
，
外
父
將
愛
女
交
到
我
兒
手
上
，
太
感
動
，
晚
上
成
長
片
段
用
上
︽
天
下
無
雙
︾
，

圖
片
和
歌
詞
賺
我
淚
水
。
感
謝Eason

走
到
台
上
二
人
合
唱
︽
每
一
個
明
天
︾
。
新
人
滿
有

心
思
，
金
豬
上
桌
用
了
十
大
中
文
金
曲
主
題
曲
，
給
新
老
爺
一
大
驚
喜
。

實
在
，
我
們
沒
有
想
過
邀
請
歌
手
好
友
高
歌
，
他
們
光
臨
已
是
最
大
祝
福
，
怎
知
校
長
主

動
搞
氣
氛
，
請
來
克
勤
、Eason

和
新
郎
合
唱
︽
一
生
中
最
愛
︾
，
還
起
了﹁
左
麟
右
李
中

間
神﹂
這
個
雅
號
，
掀
起
整
晚
高
潮
。
深
夜
了
，
大
家
都
捨
不
得
離
開
。
我
要
感
謝
尖
沙
咀

金
域
酒
店
全
面
配
合
，
菜
餚
和
服
務
都
媲
美
六
星
級
酒

店
水
平
。

原
來
一
晚
婚
宴
用
上
年
多
時
間
安
排
，
新
人
的
努
力

看
到
了
美
好
的
成
果
。
再
次
多
謝
光
臨
的
每
一
位
，
多

謝
親
家
教
養
了
這
麼
賢
良
淑
德
、
內
外
兼
備
的
滿
分
媳

婦
。
婚
禮
完
滿
，
最
特
別
感
覺
，
翌
日
一
切
回
復
正

常
，
只
是
兒
子
真
的
搬
走
了
，
房
間
空
置
了
，
我
有
點

點
失
落
了
。

婚
禮
是
一
天
，
婚
姻
是
一
生
，
誠
心
祝
福C

rystal

和

D
ickson

這
隻
愛
的C

D

永
遠
轉
出
美
滿
甜
蜜
的
樂
章
！

婚宴後記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那時，我二十多歲，從另外一個工廠調回父母
親所在的工廠，分在一個機械加工車間，那個車
間的年輕人很多。
有一次，車間年輕人組織活動，到工廠附近的
一個大水庫去聯歡、野炊。那正是春天的季節，
襄陽這裡的春天很美。大家野炊完畢後，就圍成
一圈表演節目。有一個很年輕、很漂亮的女孩上
來跳了一支舞，那舞跳得很美，也很時髦，把那
女孩的身姿、美感全都表現出來了。然後，她又
唱了一首《軍港之夜》，歌也唱得很不錯。當
時，我離開父母親所在的工廠已經有五年多了，
一些人也認不得，便問身邊我很熟悉的另外一個
女孩小娟子，那個跳舞跳得特別好的女孩是誰？
小娟子先是嗤之以鼻地從鼻子裡哼出兩聲，又很
不屑地說道：「她叫靜子，是不是長得很騷？很
漂亮，舞也跳得好？哼……」
小娟子怎麼這樣陰陽怪氣的？是不是對那個叫
靜子的女孩有些妒忌？我又一想，這很正常，俗
話說：男人妒才，女人妒色。女人長得漂亮，又
有才，更是讓人妒忌。小娟子男朋友和我也很

熟，回家後，我說：「那個叫靜子的姑娘長得那
麼漂亮，是不是追她的男孩子特別多？」小娟子
男朋友也嗤之以鼻地說：「誰追她呀，又不是什
麼乾淨的人。」另外一個叫桂秋的女孩也說道：
「別看靜子平時裝得挺低調，像受氣的小媳婦似
的，但只要一有合適的機會，她就會跳出來，露
頭顯示顯示自己，真不知天高地厚。她要是一直
像小媳婦似的，我們還可以容忍她。」
我有些懵了，心裡真是搞不懂，這些人都怎麼
啦？難道長得美，有才華，是一種罪過？過了一
會，小娟子打開了話匣，告訴我，原來，靜子在
上初三的時候，被一個大她二十多歲的男人誘姦
了，後來還令靜子懷孕，這事傳遍了工廠。當
然，誘姦靜子的那個男人後來被判了十幾年的
刑，得到應有的懲罰，但靜子的名聲也壞了，也
被人歧視。聽完小娟子的述說後我說：「那也不
能怪靜子呀，她那個時候還很小，這都是那個男
人的錯。」他們三個人幾乎異口同聲說道：「怎麼
沒錯？她也應該受到懲罰。」小娟子還說道：「一
個巴掌拍不響……」我說道：「可靜子那時候還是

個孩子呀。」小娟子依然不依不饒地說道：「不管
怎麼樣，她這樣不乾淨的人如果不受到歧視，受
到懲罰，那社會風氣不就會變得愈來愈壞！」
小娟子的話讓我吃驚。我當時看過幾本書，懂
得一點人生來都應該是平等、自由的道理，便告
訴他們說：「沒有人活着是應該受到歧視的，我
們每一個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應該受到尊
重。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去努力追求平等、自由
與尊嚴。如果我們去歧視別人，最後，我們也會
被別人歧視。」
我還告訴他們：「人人都應該是平等的，即使

他或她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們不這樣
認為，都說，靜子這一輩子就是應該和別人不一
樣，就是應該受到懲罰、歧視。小娟子男朋友還
說出這樣一句話：「確實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她
那時候已經上初三了，誰知道是誘姦，還是她自
願的……」
我震驚了，他們這樣去侮辱、歧視一個女孩

子，並且這個女孩子還受過那樣的傷害，他們是
不是心理變態？其實，說白了，我們的命運都差
不多，只是一群「暫時做穩了的奴隸」罷了。原
來，「奴隸」與「奴隸」之間還有這麼大的相互
歧視，以便證明自己做「奴隸」的地位比別的
「奴隸」地位高一些，便可以得到莫大的滿足！
後來，我又陸續問了一些知道這件事的人，他

們大多數同意或贊成小娟子和她男朋友的想法。
我還觀察到，靜子其實在車間裡是孤獨的，鬱鬱
寡歡的，也很壓抑、自卑，而那天在外面野炊、
聯歡時的表現，完全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天性的
釋放，卻帶來那麼大的嫉妒與歧視。我想，這應
該就是這塊土地上長期不能建立起平等的思想基
礎與「群眾」基礎吧。
我更震驚的是，原來，我們這個民族這麼多人

的心理如此陰暗，他們覺得人生下來就應該分等
級，有的人生來就應該被歧視，怪不得我們過去
沒多久的歲月裡，把人分出身、成份、等級，講
階級鬥爭、階級壓迫等等，而這些「狼奶」，卻
被許多人認為是不可多得的營養。原來我們民族
的基因、文化就富含有這些「狼奶」的成分，他
們不僅從歧視別人、壓迫別人中得到快樂，而且
還得到一種超強的優越感。
後來，美麗而有才華的靜子只好與父母一起調

到一個很遠的地方，聽說還改了名字。但願她能
開始新的生活，忘掉在這裡發生的一切「夢
魘」，生活得幸福而寧靜……
今天，時光的車輪已經運行到了二十一世紀，
世界在發生着怎樣深刻、翻天覆地的變化呀。二十
多年過去，而我周圍的許多人、許多事幾乎沒有發
生什麼變化，我們的一些國民的心理狀態其實還
停留在中世紀，這是多麼可怕而又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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